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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歷史人類學是近年來討論相當廣泛的研究方向，將歷史與人類學結合，透過田

野調查的研究方法，重新解讀歷史文獻，尤其是實地接觸當地族群或重現歷史情

境，對於體會文獻中的「當代」特質有相當程度的幫助，並且理解撰寫文獻者的一

些思考模式，對於重建歷史事件乃至於歷史真實情況，都有所幫助。 

 

筆者長期處於考古學與民族學等研究文化資產或文化遺產的討論中，這次參

加關中外緣研習營，參訪的地點有多處遺址空間，透過文獻的閱讀與空間的參與觀

察，發現了近年中國大陸與台灣在於聚落考古或民族考古學方面具有相當意義的

面向可以討論，藉此短文略述一二。 

 

二、從聚落考古談史前考古遺址 

聚落形態 (settlement pattern) 是美國 1950 年代左右開始興起的一種考古學概

念，《維魯河谷聚落形態之研究》(Willey1953)1 之後，考古學的研究從「器物」轉

變成以「遺址」為基本單位的討論模式。1960 年代新考古學誕生後，提倡結合文

化生態學、系統理論和空間分析等三個面向，探討考古遺址的聚落形態，這樣的研

究方法並非著重在個別文化深度的研究，而是以尋求文化社會變遷的過程為主要

目的。而將聚落形態考古這樣的研究方式引入臺灣的張光直先生，則是更注重聚落

的整體研究，透過居民社會的研究來看文化生態學，也就是利用考古學所擅長的

「時間深度」來處理民族學所無法呈現的、考古遺址中人與自然環境互動下所遺留

的物質文化變遷。簡單來說，聚落形態考古，或者說聚落考古學，基本上結合了民

族學和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民族學中的「人與物」之關係，以及考古學的「物質文

化」研究，兩相結合，試圖從遺址中重建聚落文化。 

 

筆者曾於中國大陸遊學期間參觀幾次遺址發掘現場，當時覺得中國大陸考古

學發展較注重歷史時期遺址，例如秦漢以來王朝陵寢或都城宮殿遺址，以及本次研

習營所在地西安所擁有的秦皇陵和漢代皇家陵寢群，這類的遺址形式都已定型，觀

                                                      
1 中文為張光直先生翻譯，原文為英文。Gordon Willey,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Viru Valley, 

Peru, Bulletin 155,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53。詳參看張光直，《考

古學六講》，板橋：稻鄉，1999。 



察重點多半為城市發展，對於人群關係的研究討論倒是少了些，當然，依舊不失為

應用聚落考古學研究方法的好例子，只是目前筆者還沒拜讀過中國大陸學者在這

方面的研究文章。而在固原的田野考察，卻看到了周原遺址和姚河塬遺址，兩處遺

址的時間剛好在歷史與史前的交會處，擁有極少的當代2 文字記載，大部分出土的

遺跡、遺物和現象都必須依賴考古學分析研究來推論，對於研究商周之際的族群關

係帶來重大的線索，是相當令筆者注意的。 

 

三、先秦商周遺址群像 

《封神演義》小說中商末朝歌與西伯姬昌領地的關係一直以來帶給筆者些許

困惑，尤其是大學時代在研究「羌」這個族群時，關於當時人群的互動網絡發現了

許多疑問卻沒有實質證據可以做進一步解釋。歷史教科書總說商人祭祀喜用人牲，

而周代之後記取「迷信」教訓，轉為畜牲、人俑代替，這一點，在姚河塬遺址筆者

卻看到不一樣的線索（基於該遺址還沒發表報告這裡就不多敘述），至少，對於「祭

祀」的觀念，就民族學的角度來說，同時代的這兩群人應該不是可以做那麼分明的

解釋。 

 

依照臺灣原住民的聚居或混居情況為例，筆者更相信周原遺址和姚河塬遺址

有商人和周人的混居現象3，才會出現代表兩群人祭祀觀的墓葬現象。周原遺址傳

說是周代諸侯王封地的宮殿，若以王都的建置來說，城市化的程度高，可能保存具

有族群特色的現象並不會那麼明顯，但在作坊和墓葬區，甚至是出土遺物的形製

上，應該是可以看出來與周王都相關的遺址群中有些許不同，這可能是因應了當

地的文化所做的改變，也就是本土化的特色，誠然，本次田野考察筆者只有看到周

原博物館的文物，來不及參考其他周代都城所在地的出土遺物，就這點無法再舉例

證。但是姚河塬遺址已經出現蛛絲馬跡。 

 

姚河塬遺址參訪時，發掘團隊的負責人有提到該遺址有墓葬區和生活區之分，

雖然當天我們主要參觀墓葬區，在該區中已出現居有商人特色的墓葬文化，令人期

待生活區中會出現什麼樣的遺跡和遺物？是否也會出現融合商人和周人，甚至是

周邊族群文化的遺物呢？ 

 

  

                                                      
2 考古學所使用的文獻資料，與遺址時間相當的稱為當代。這裡筆者看到的文獻多為後世朝代的記

錄，可能也是推論較多，不及當代記錄的準確，因此文字資料僅能為輔助參考，且容易影響考古

出土之第一手資料的判讀。 
3 當然也可能是通婚造成，但筆者認為比例上僅有通婚的話應該不會太多，這點和目前發掘團隊的

看法可能不同，僅是筆者淺見。 



四、小結 

人是一種適應自然環境相當迅速的生物，而如何結合考古學、民族學或人類

學、歷史學等學科來還原這種人與自然環境互動的過程，是一個有趣的研究方向，

也是筆者一直以來思維的主要視角。這次參訪關中地區，姚河塬遺址給予筆者相當

大的驚喜，也非常期待該團隊後續的發掘與研究情況，若能釐清商人與周人的族群

關係，或許能進一步還原商代中期到周代早期這一段不穩定時期族群遷徙的狀況，

為關內、關外族群往來發展的歷史記錄增添重要的證據。 

  


